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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的夜，总比别处来得深
沉浩大，当最后一抹夕阳被起伏的草
浪彻底吞没，天地间便只剩下了唯一
的主宰——风。我推开窗，风灌进衣
领，恍惚间，四十年前的风竟与现在的
风在掌心交汇——那是带着黄土腥气
的故乡的风，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20世纪70年代的张家口坝上，日
子是苦的，风是硬的。脚下的土地像一
块被岁月啃噬的老骨头，坚硬而皲裂。
远处的群山如铁兽般横卧，像是一道无
法逾越的屏障。风在耳边怒吼，我对着
群山高呼：“我要出去！”声音虽然被大
风撕成碎片，却在我的心底生了根。

1979年秋，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
了大学。当我背着打着补丁的行囊离
开坝上时，风正卷着枯叶，像母亲的呜
咽声，追在我的身后。而我则像一只
挣脱牢笼的小鸟，一头扎进了城市。
果真，城市里的风吹过柏油马路时带
着香水味，掠过玻璃幕墙时碎成霓虹
的光斑，扫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时却变
成了温柔的抚摸。在这里我如鱼得
水，在图书馆认真读书，在宿舍灯下熬

夜学习，享受着文明的洗礼与现代生
活的熏陶。我以为终于挣脱了风的桎
梏，然而，命运就像这草原上的风，永
远无法预判下一秒它会将云推向何
方。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一纸调
令，我竟又回到了高原，来到了与坝上
一脉相承的乌兰察布，成为集宁二中
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

初到乌兰察布，风依旧是熟悉的
凛冽，难道我拼尽全力走出大山，就是
为了在这同样的风声中耗尽余生吗？

黄沙漫过窗沿，在讲台上积成薄
薄一层。第一堂课，我望着台下六十
双眼睛——那是被风沙吹得发红的
眼，却亮得如同草原上的星星。他们
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从神话里走出
来的人。后排有个大个子女生，手
里攥着用报纸包了三层的课本，“老
师……”她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像
一颗石子砸进寂静的课堂，她微微仰起
头，直直地望向我：“您见过大海吗？”

窗外的风正穿过没关严的窗缝，
呜呜地叫着，把她的声音刮得发颤。
可她的眼睛里没有怯懦，反而亮得惊

人，那目光穿透了飞扬的粉笔灰，刺进
了我的胸膛。我深吸了一口气，将粉
笔轻轻放回板槽里，迎着女孩的目光，
违心却也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见过”我听见自己可笑的声音在
教室里响起，像在念诗：“大海很蓝，浪
很高，风里有咸咸的味道，它比草原更
辽阔，比群山更自由。”

下课后，她塞给我一张在作业本
纸上画的“大海”：蓝色的波浪里漂着
几尾歪歪扭扭的鱼，岸边用红笔写着

“老师说的远方”。我摩挲着纸上的
折痕——原来风从未困住谁，它只是
在筛选那些真正想破土而出的种子。

春天到了，春风拂过沉睡的草场，
唤醒了嫩绿的芽尖。我带着孩子们去
草原认草。一名来自牧民家庭的黝黑
的男生蹲在地上，指着一株沙蒿说：“老
师，这种草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它的
根能扎到地下三米深。”说话间，风吹起
了他的衣角。我似有所悟，回到教室，
我在黑板上写下“远方”二字，告诉学生
们，也像在告诉自己：风里有种子，也有
希望，风会把种子吹向四方，但只有扎

根深的植物，才能在风中站成风景。
夏天的风，裹着青草味涌进校园，

我和孩子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一起
谈论着李白杜甫，谈论着草原以外的
世界。风把他们的笑声吹得很远很
远，仿佛要传到天际。

忽然，班里岁数最小的女生高举
右手：“老师，我们的风里也有诗。”

我笑着说：“是吗？”
她高声朗诵起来：“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风从她唇边掠
过，竟真的带着韵律。

秋风吹过的乌兰察布，总带着一
种丰收的味道和收获的宁静。我坐在
窗前批改作业，风里飘来打草机的嗡
鸣和琅琅读书声。我手中的笔在纸面
划出的红色轨迹，恰似秋风在草原上
书写的彩色诗行。班上年龄最小的女
生在作文里写道：“老师，以前我觉得
秋天是离别，现在才知道它是新的开
始”；那名黝黑的男生用蒙汉双语标注
的数学公式，让复杂的数学题有了草
原的辽阔；就连总爱打瞌睡的“胖墩
儿”，也在实验报告中认真记录：“风速

每增加 1 米/秒，蒲公英种子能飞更
远”……这些被秋风翻动的纸页，何尝
不是教育者最珍贵的收获？

到了冬日，风是草原最冷峻的导师。
那天清晨，我冒着风雪走进教室，

炉火正把孩子们的脸蛋映得通红。
“老师，今天我们能去外面玩雪

吗？”“胖墩儿”仰起脸问。
我笑着点头：“当然，今天的第一

课，就叫风的艺术！”
操场顿时成了天然实验室。风卷

着雪沫扑面而来，黝黑的男孩却张开
双臂迎着风奔跑：“老师！风从西边来
的时候，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可他马
上又停下脚步，用手丈量雪地上的波
纹：“您看，风的脚印是斜着的，多像蒙
古马的蹄印呀。”

高个子女生忽然蹲下身，伸出
冻得发紫的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雪
花，睫毛上沾着细碎的冰晶：“老师，
您看——风是不是像刻刀？把水汽凝
成了六角冰花。”她的声音被风吹得发
颤，眼睛却比雪光还亮。

我笑着蹲在他们身边，指着被风

吹出的雪窝：“你们看，风能把种子藏
进最温暖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把雪塑
造成艺术。”孩子们忽然安静下来，望
着操场上的雪丘——那些起伏的轮
廓，不就是地理课本上的等高线吗？

当最后一片雪花在春风中消融，四
十载光阴亦在风中凝结成霜，落满我的
鬓角。去年深秋，赋闲中的我在黄花沟
偶遇当年的那个高个子女生，她穿着蓝
色工装，指着远处旋转的风机笑道：“老
师，咱们的风现在能发电了。”那一刻，
风带着青草与电流的气息拂过，我恍然
彻悟：教育的意义，便是陪孩子们在风
中辨认每一片雪花的形状，让他们终于
有一天能读懂风的语言。

夜深了，集宁的万家灯火在风中
摇曳，犹如无数颗被故乡之风点亮的
星辰。我轻倚窗棂，任由这携带着青
草与麦香气息的风，伴着城市的斑斓
流光拂面而来。我豁然开朗，风过敕
勒川，我失去了年少时的迷茫与渴望，
拥有了桃李成蹊的芬芳与岁月沉淀的
安然。

（来源：白泉山书院）

风 过 敕 勒 川
●刘忠深

大青山支脉绵延起伏，九龙湾清
流静静流淌，卓资红召这片山水之间，
藏着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召——红召宝
化寺。

我曾有幸在红召乡履职，经常踏访
宝化寺旧址，聆听乡中老者口耳相传的
往事，徘徊于残存遗迹之间，触摸岁月镌
刻下的斑驳印记。那些远去的香火、风
云往事、传奇故事，久久萦绕心头，沉淀
为难以忘怀的故土记忆。

红召宝化寺，蒙古语称作葛根苏
莫 ，藏 语 名 拉 其 灵 。 世 人 俗 称“ 红
召 ”，因 庙 宇 院 墙 遍 涂 朱 红 而 得 名 。
古寺坐落于原红召乡政府驻地西北，
占 地 面 积 四 千 一 百 平 方 米 ，殿 堂 僧
舍、庙仓房庑逾百间，坐拥草场与土
地，一度是察哈尔南麓颇具影响力的
藏传佛教圣地。

古寺历经三度迁徙，三易其名：始称
红召小庙，继而更名为红召西半山坡小
庙，最终定名宝化寺。当年建庙之时，远
从晋北宁武采伐木料，就地烧制砖瓦，专
程延请山西五台山工匠前来营造，融合
汉地营造技艺与草原召庙建筑风格，群
山之间楼阁层叠，三层佛殿巍峨矗立，前
佛殿大院长四十米、宽三十米，红墙肃
穆，廊庑相连，正亭、独宫、耳房错落排
布，鼎盛时期先后有九位活佛传承驻锡，

晨钟暮鼓响彻山谷，四方牧民、信众纷至沓来，香火绵延百年。
一方古召，不止诵经礼佛，更是烽火岁月里一方隐秘的避风港湾。

大青山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宝化寺的僧众深明民族大义，心怀家
国，秘密为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提供支援。寺庙地处深山要道，地势隐
蔽，庙内广阔的仓房、偏院，时常用来掩护往来的革命战士。僧人们利
用出入山林放牧、礼佛的便利，悄悄传递情报，收纳伤员，暗中筹集粮
食、药品。

在白色封锁的艰难岁月里，青灯古佛之下，召庙打破出世的沉寂，成
为大青山革命链条上一处安静的驿站。宗教向善的本心与民族救亡的
大义在此相融，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藏在九龙湾的山壑之中，镌刻在宝
化寺的历史里。山河危亡之际，古召没有置身事外，塞外僧人与革命志
士守望相助，共同抵御乱世风霜。

硝烟散尽，红日东升，古老召庙延续着赤诚的家国情怀。抗美援朝
战火燃起，远在塞外深山的宝化寺心系前线，寺内僧众主动慷慨捐献。
拿出折合新币一千四百元的旧币、白银五百两、银元宝十枚、银圆六百
块，又变卖牧场牲畜，倾尽庙中积蓄支援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关山万
里，烽烟隔不断塞外故土的一片丹心。深山古召，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草
原儿女朴素炽热的爱国担当，这段史料，成为卓资大地上弥足珍贵的红
色记忆。

世事浮沉，盛衰有时。动荡年代，宝化寺殿堂楼宇损毁严重，僧舍倾
颓，佛像蒙尘，绵延百年的宗教活动被迫中断。昔日人声鼎沸、梵音缭绕的
古召，渐渐归于沉寂。我工作在红召之时，多次驻足遗址，断垣残草之间，
依旧能够想象当年殿宇巍峨的模样。风穿过残存的墙基，仿佛还回荡着久
远的诵经声；山间溪流依旧奔涌，见证古召百年来的起落悲欢。

当地人代代相传，把古寺营建的传说、支援革命的义举、捐献家国的故
事口口留存，不让这段历史湮没于荒草尘埃。辉腾梁长风不息，九龙湾碧
水长流。红召宝化寺，是藏传佛教文化扎根察哈尔草原的历史见证，是蒙
汉各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坐标，更是一座浸润红色基因的塞外古召。它承载
着草原的信仰，记录着大青山革命的艰苦征程，留存着一方百姓忠义向善
的精神底色。

时光不会遗忘山河往事。伫立遗址远眺，群山静默无言。那些僧
众，那些革命者，那些守望古寺的乡人，都化作岁月长河里的星光。红召
宝化寺的传奇记忆，深深扎根卓资红召的土地，提醒后人铭记历史、珍视
和平。愿更多人知晓这段山水间的过往，守护好大青山脚下这份厚重而
珍贵的乡土文脉，让古召流传百年的忠义与温情，长久传递在辉腾梁下、
大黑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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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赏清凉晚上楼，
闲斟欲止更何求。
风摇月色酬三盏，
露润心尘又一秋。

清秋月饮清秋月饮
●邓嵘

彩虹只亮了个相
像少女脸上掠过的神秘微笑
有些人怅然若失
聚在一起说着云和雨的闲话
这场雨让我生出远远近近的愿望
想踏着湿痕走出街巷
听听蛙声和斑鸠不紧不慢地鸣叫
想网购一双可有可无的雨鞋
隔天请给我点赞的微友雅集
甚至还想诌一段类似诗的句子

公园的池塘几乎被这场雨灌满
三伏天正是菡萏怒放的时节
微风送来荷叶腐烂的气息
想盖过花的清香
一只皮毛油亮的黑色松鼠
眼睛像阳光下的露珠
它反复穿梭于几棵老榆之间
完全无视近在咫尺的我
雨是天与地的合谋
对世间万物的影响是广泛的

雨停之后雨停之后
●张文杰

本是瑶台物外身，何妨漂泊寄风尘。
根盘冻土千层雪，叶纳长空万里春。
岂羡牡丹称富贵，独怜幽草守清真。
浮生若向高原看，一笑荣枯任转轮。

格桑花咏怀格桑花咏怀
●白洁

人间烟火里，最动人的滋味，从不
是市集上光鲜亮丽的鲜果甜物，而是
藏在岁月里的真心守护。那年盛夏一
场酸涩的意外，让一枚普通的李子，串
联起半生温情，也让一方小院的果树，
生根发芽，结出岁岁安稳的甜。

那是几年前的夏日傍晚，晚风裹
挟着燥热，街边的市井烟火格外热
闹。广场上的水果摊琳琅满目，红彤
彤、紫莹莹的李子挂满竹筐，果皮透亮
饱满，看着完全熟透，果香浅浅萦绕，
引得路人驻足挑选。我看着品相极
佳，便挑了几斤，满心欢喜地带回家，
想着尝尝夏日独有的清甜滋味。

我向来偏爱李子的酸甜爽口，总
觉得夏日的热烈，都藏在这一枚枚玲
珑果实里。可未曾料到，这份看似美
好的期许，成了一场意外。剥开光滑
的果皮，果肉生硬干涩，全然没有成熟
李子的软糯多汁，入口寡淡发涩，还有
一丝怪异的苦味萦绕舌尖。当时并未
多想，只当是果子未熟，随意吃了几
颗，便搁置一旁。

未曾想，片刻之后，不适感骤然袭
来。喉咙开始发紧发痒，紧接着脸颊
发烫、微微肿胀，咽喉干涩刺痛，连呼
吸都带着压抑的不适感。没过多久，
过敏的症状愈发严重，整个人头昏乏

力，浑身难受。后来才知晓，那些外表
光鲜的李子，都是药水催熟的，看似饱
满成熟，实则生涩未熟，残留的农药，
最终引发了严重的身体过敏。

那一刻，满心期待尽数落空，只剩
下身体的不适与无奈。市集的速成香
甜，终究是虚假的伪装，是流水线催生
的浮华，没有自然生长的沉淀，更无岁
月滋养的纯粹，最终以一场病痛，给了
我深刻的警醒。

爱人下班归家时，恰好看见我狼
狈难受的模样，脸颊红肿，精神萎靡，
连说话、吞咽都格外艰难。他常年深
耕电力系统，半生与线路、灯火为伴，
性格沉稳踏实，做事勤恳细致，见不得
半点虚浮伪劣。看着我被几颗劣质李
子折腾得身心俱疲，他眼底满是心疼
与不忍，轻声安抚我的同时，郑重许下
了一个朴素的誓言。

他说，往后不再买街边催熟打药
的果子，我们自己种树，种李子、种杏
树、种苹果树。不用催熟剂，不打残留
药，任凭树木沐浴风雨、吸纳阳光，自
然生根、抽枝、开花、结果。等到硕果
累累之时，让我吃上最干净、最纯粹、
最地道的天然果实，岁岁年年，吃个尽
兴安然。

一句朴素的诺言，没有华丽的辞

藻，却重若千钧，藏着最真挚的偏爱与
守护。自此，一方小小的庭院，便成了
他耕耘温柔的天地。平日里，他坚守
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奉献，守护一方
灯火通明；闲暇之余，便俯身庭院，悉
心照料几株小小的果苗。

春日风暖，他松土除草、引水浇
灌，细细修剪杂乱的枝丫，静待嫩芽破
土、新枝抽长；夏日炎炎，他耐心守护
树苗抵御酷暑风雨，看着细碎的花苞
悄然绽放；秋日天朗，他静待花果孕
育，守望枝叶繁茂、硕果缀枝；冬日霜
寒，他为树干培土保暖，护一方生机静
待来年春暖花开。

电力人的坚守，是日复一日的精
益求精、踏实笃行。这份严谨与热忱，
也被他尽数倾注在几株果苗之上。他
从不急于求成，不刻意催生花果，只遵
循自然时序，静待万物生长。春去秋
来，寒暑更迭，曾经纤细孱弱的果苗，
慢慢扎根土壤，枝繁叶茂，在时光里缓
缓蜕变。

岁月不语，自有馈赠。又是一年
盛夏，庭院里的李子树终于迎来了挂
果时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绿叶，
细碎的光斑落在枝头，一颗颗紫红饱
满的李子缀满枝头，沉甸甸压弯了枝
条。微风拂过，果香清浅纯粹，没有半

点工业药水的异味，只有阳光雨露滋
养的天然清甜。

伸手摘下一枚熟透的李子，果皮
轻薄软糯，果肉饱满透亮。入口酸甜
多汁，果香浓郁绵长，是记忆里最纯粹
的夏日滋味。没有生涩苦涩，没有农
药残留的隐患，每一口，都是自然生长
的诚意，都是岁月沉淀的温柔。

咬下这一口安然的清甜，往事倏
然涌上心头。想起那年广场上的劣
质果子，想起那场难熬的病痛，更想
起 爱 人 一 句 承 诺 、数 年 坚 守 的 温
柔。世间最珍贵的甜，从来不是唾
手可得的光鲜，而是有人将你的细
碎喜好放在心上，用数年光阴默默
耕耘，为你隔绝世间虚浮，予你岁岁
安稳甘甜。

街边的鲜果年年更迭，速成的甜
转瞬即逝，唯有庭院的果树，岁岁生
长、年年结果。爱人守一树花开，候
一季果香，用数年耕耘，兑现了最初
的诺言。

这一方庭院的累累硕果，藏着人
间最质朴的深情。一树甜蜜，消解了
过往的酸涩与缺憾；岁岁相守，温暖了
寻常烟火日常。原来最好的生活，便
是有人护你无忧，予你清甜，岁岁年
年，安然相伴，温暖绵长。

一 树 果 香 的 诺 言
●赵世兰


